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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述了近年来韵律句法解歧方面的一些研究。首先介绍了韵律特征及其作用；其次，简单介绍了
句法歧义及其加工模型；然后从讲话者和听话者两个角度，分析了讲话者在自然的情境中是否自发稳定的

生成韵律线索，以及听话者是否能够即时的使用韵律信息引导最初的句法分析两个问题，并简要地阐述了

汉语韵律和句法的独特特点以及国内的相关研究；最后,初步探讨了进行汉语相应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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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韵律特征及其作用 

口语与书面语在许多维度上都不一样，其中最

重要的一点是书面语含有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上

的言语信息；而连续的口语语流除此之外，还含有

独特的音系层面上的信息－韵律特征，即言语交流

过程中听者所能感知到的语流的轻重缓急的变化。 
韵律特征与句法和语义信息相平行，是分别属

于 3个不同层面上的言语信息。在音系层面上，韵

律把连续的语流组织成语句，或者把语句组织成话

语，其基本功能是提供口语有关词法，句法和语义

以及情绪状态的信息；并与句法，语义等其它层面

的言语信息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韵律特征是言

语交际的必要手段，为听者从句法结构和语义上更

清楚的理解话语提供帮助，几乎韵律的每个方面都

有利于口语信息的加工。图 1具体体现了韵律在口
语加工中的地位和作用。

 
 
 
 
 
 
 
 

图 1 韵律在口语理解中的作用
[1] 

2 句法歧义及其加工模型  

歧义是自然语言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从不

同角度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根据句中有无解

歧信息出现，可分为局部歧义句和整体歧义句；根

据歧义发生的水平可分为词汇歧义和句法结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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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一系列的词有不止一种句法结构时，就会产

生句法歧义。关于句法歧义的认知加工，主要有 4

种基本观点：（1）系列加工即单表征模型，认为

遇到句法歧义时，一次只建立一种可能的解释，或

后继解歧信息与该解释不一致，就放弃原解释并搜

索另一种可能地解释；（2）并行加工即多表征模

型，认为遇到歧义时，同时生成多种可能的解释，

再根据解歧信息和相对使用频率来选择一种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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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3）延迟模型或最小约束模型，认为遇到

歧义时，不立即做出确定解释，而是到解歧信息出

现时才开始对歧义进行分析；（4）混合模型，认

为不同情况下句法歧义解决地策略也不同，如资源

充足，就进行平行加工，但如资源不足便使用系列

加工策略[2,3]。 

3 研究现状 

目前，句法歧义消解是探讨句子加工的一个非

常活跃的领域，许多研究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以

下综述了国外韵律句法解歧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国

内相关的研究。 
3.1 从讲话者角度看韵律——言语生成中韵律解

歧机制的研究 

这方面的问题，大部分研究都在集中探讨普通

（naive）讲话者在讲话时是否自发而稳定的生成韵
律信息消除句法歧义，即不考虑听话者的需要以及

情境是否存在歧义而自动提供解歧线索。 
Allbritton等人（1996）首次研究了未受过专业

训练的普通讲话者在实验情景下，是否稳定产生韵

律线索消除句法歧义这一问题[4]。研究分为两个部

分：第一部分使用未受过训练的普通被试，实验中

不告诉他们实验的目的，只要求他们在熟悉材料之

后，大声地读出由语境信息已经解歧的整体歧义

句，同时想象是在和自己的一个朋友说话；第二部

分使用一些已经受过专业训练的讲话者，这些被试

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试的实验任务同上，另一

组则预先告诉他们实验目的，并指出每个关键句在

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两种不同的含义，要求他们使用

不同的韵律线索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通过专家评

定、声学分析和被试的理解判断结果表明：不论是

受过训练的专业被试，还是未受过训练的普通被

试，如果不告诉他们关键句存在歧义，他们在大多

数情况下都不能够稳定的提供韵律解歧线索；受过

训练的专业被试只有告诉他们关键句的两个意思，

并要求使用不同的韵律来读，他们才会稳定的产生

合适的韵律线索。由此 Allbritton 等人认为讲话者
知道话语存在歧义是影响他们生成韵律解歧信息

的主要因素。 
Schafer 等人认为 Allbritton 等人（1996）的研

究没有发现讲话者自发而稳定的生成韵律解歧线

索是因为使用了大声朗读的实验任务，尽管实验要

求被试朗读时想象在和一个朋友说话，但这并不能

表明被试有明确的交流目的。已有产生研究表明朗

读出来的话语和自发产生的口语的韵律结构存在

差异，并且由于朗读者的语用目标与在典型语境中

讲话者的语用目标显著不同[4]，从而使得阅读任务

得出的结果可能无法准确的反映出自然语境中讲

话者使用韵律的情况，因此可能误导了日常口语中

韵律的句法解歧的程度。 
Schafer 等人的 3 个研究采用了同一种合作游

戏任务[5~7]。产生实验中，两个讲话者（一个作为

“Driver”，一个作为“Slider”）使用已大量练习
过的包含句法歧义句的话语进行交流，合作将一些

游戏卡片从起始位置移动到目标位置。两个人使用

的游戏板不同：Driver 的游戏板标明了游戏卡片的
目标位置，但没有说明奖励和惩罚的位置；而 Slider
的游戏板则相反。Driver 的任务是告诉 Slider 移动
哪个游戏卡片，并保证 Slider按照他说的做，Slider
选择移动的方向且在需要时询问 Driver。理解实验
是将讲话者产生的句法歧义句听觉呈现给其它被

试，要求他们进行迫选分类任务。声学，语音学分

析和理解实验的结果一致发现：韵律结构反映了句

法结构；当语境可以消除话语的歧义时，讲话者仍

然稳定的提供韵律线索，用以消除早/晚中止句法结
构，介词短语附加语结构和“filler－gap”这 3种结
构歧义；尽管研究者设置了 3种具有不同歧义水平
的语境，讲话者并没有因为语境歧义水平的不同，

在提供韵律解歧信息方面存在差异[6,7]。据此他们认

为，韵律的使用不限于专业的讲话者或已经知道句

子存在歧义的讲话者，而很可能是自然语言中非常

普遍的一种现象。 
Snedeker，Trueswell（2003）从另一角度对

Allbritton 等人（1996）和 Schafer 等人的研究提出
质疑，这涉及到韵律在句法解歧中一个更为受限制

的方面，即只有周围的语境信息不能解歧或者强烈

的偏向于句法歧义句的一种解释时，讲话者才会提

供韵律解歧线索 [8]。他们认为，Allbritton 等人
（1996）的研究中，语境信息已经提供解歧线索，
因而讲话者没有必要使用韵律线索消除句法歧义；

在 Schafer 等人的研究中，语境对于讲话者产生的
歧义句没有偏向性，并且讲话者也不太清楚听话者

能够看到什么，从而讲话者提供了解歧信息。 
Snedeker，Trueswell（2003）的研究为了澄清

以上问题，集中探讨了讲话者在有可参照的语境或

者知道所讲内容存在歧义时是否稳定提供韵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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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线索[8]。他们同样采用了合作游戏任务，只是较

多限制了被试之间的交流，并辅助使用了眼动记录

技术。通过声学和语音学的分析、眼动实验以及听

话者的反应发现，只有当可参照的语境不提供解歧

信息时（即语境本身存在歧义），甚至只有当讲话

者意识到语境有歧义从而需要使用韵律线索时，讲

话者才提供有效的韵律解歧信息。Snedeker，
Trueswell认为，尽管一些暂时句法歧义句在日常对
话中普遍存在，但由于讲话者很少意识到语境存在

歧义，因此韵律线索并不普遍；韵律信息是一种非

常有效但不完美的句法解歧信息。 
另一个使用合作游戏任务的研究则是要求讲

话者根据图片提示产生句子，发现讲话者能够稳定

的提供韵律解歧线索。Kraljic，Brennan（2005）要
求成对的被试并排坐在摆着一些物体的架子前，讲

话者按照一个卡片上的图画提示，指导听话者移动

一些物体，关键句存在潜在的介词短语附加语歧义
[9]。研究发现讲话者不考虑语境是否存在歧义，稳

定的生成韵律线索对句法结构进行解歧，讲话者这

样做主要依据自己的讲话需要，不会根据听者的需

要进行调整。进一步的实验表明，讲话者在开始讲

话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讲的话对听话者来说存在

歧义，而且不论是否存在听话者，讲话者都会稳定

的生成韵律解歧线索。 
综上，除 Allbritton 等人（1996）的研究外，

其它几个研究主要采用了合作游戏任务和眼动技

术，实验任务和材料都基本相同，但结果并不完全

一致。Schafer等人的研究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实验
前被试反复练习“the square with the triangle”这样
的复杂名词短语，可能会使其词汇化，因而歧义句

的两种解释具有偏向性；另外，他们使用的句子都

比较长，讲话者在讲长句子时自然会有一些停顿，

因而增加了“解歧”的可能性[8]。而 Snedeker 和
Trueswell（2003）的实验限制了被试自发的交流和
关于误解的反馈交流，并且更依赖阅读过程[7]。相

比较之下，Kraljic 和 Brennan（2005）的实验克服
了以上几方面的问题，他的实验结果更有说服力。

综上的大部分研究支持以下结论，即普通讲话者在

讲话时能够自发而稳定的生成韵律解歧线索。但

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需

进一步探讨，比如介词短语附加语句子的相对复杂

性和长度，指导语的精确性质和任务要求的差异

等。今后的研究须严格控制这些因素，使各个研究

之间具有可比性，并将研究扩展到除印欧语言之外

的其它语言中，更好地解释人类语言产生的共同特

点和机制。 
3.2 从听话者角度看韵律——言语感知中韵律解

歧机制的研究 

众所周知，句子加工需要用到词汇，句法，韵

律等信息，但是不同的加工理论对各种信息何时、

如何起作用存在很大分歧。模块理论认为在加工句

子过程中，不同模块的信息独立起作用，互不影响
[10]，句子最初的分析主要依据词汇和句法信息，韵

律只能在句子分析后期起作用[8]。交互激活模型则

认为在每个水平上加工的信息都相互影响[10]，韵律

影响最初的句法结构的建立[8]。这两种理论的主要

分歧之一就是韵律起作用的时间问题，即听话者是

否在句子加工初期即使用韵律引导句法分析以消

除句法结构歧义。 
Beach(1991)的研究是这一问题的一个经典研

究。他将局部句法歧义句的开头部分听觉呈现给被

试，同时视觉呈现给被试这个句子片断的两个完整

句子，要求被试判断句子片断来自于哪个句子[11]。

结果发现被试不受听觉呈现的句子片断长度的影

响，能够立即使用韵律信息预期句子的句法结构或

立即消除句法歧义，表明韵律能够引导句法分析。 
Marslen-Wilson 等人（1992）利用跨通道词汇

命名技术得到的结果则比较复杂[12]。他们发现，韵

律线索像其他明显的词汇线索一样可以有效的控

制听者消除附加语歧义，表明韵律因素可以在早期

阶段影响句子分析和解释；但是韵律线索的作用要

小于词素句法信息，当韵律是唯一的解岐线索并且

没有其他的冲突信息时，它才可以像词素句法信息

一样有效的影响句子的建构。Marslen-Wilson 等人
认为使用自然的对话情境可能比实验室中使用孤

立的句子更能发现韵律线索的作用。Snedeker 和
Trueswell（2003）[8]的研究满足这一条件，使用较

为自然的游戏合作任务，发现讲话者产生的韵律线

索在歧义短语出现前就已经影响了听者对话语的

解释，说明韵律线索不仅影响了口语的最初分析，

并且被用来预期还没有说出的话。 
Speer 等人（1996）从韵律边界和句法边界是

否一致的角度研究了韵律是否引导句法分析的问

题[13]。通过句末理解任务和跨通道命名技术发现，

当韵律边界和句法边界一致时，有利于句法加工；

当韵律边界与句法边界不一致时，会引起句法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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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很多研究发现的被试在阅读句法复杂句时

表现出的加工困难，当以合适的韵律听觉呈现时，

听者没有表现出加工困难。由此他们认为，韵律结

构为口语句子提供最初的记忆表征，这种从韵律表

征获得的信息可以用来引导句法分析。 
Kjelgaard和 Speer (1999)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和

补充了 Speer等人（1996）的研究结果[14]。研究使

用“When Roger leaves the house is/it’s dark.”这样
的早/晚中止句子，研究韵律在句子分析中的作用。
实验句的动词(leaves)既可以被当作及物又可以被
当作不及物动词使用，因此通过最小依附(MA)和晚
中止（LC）句法分析策略，the house可以作为 leaves
的宾语；如果不使用这两种策略，the house就作为
后面内容的主语；如何分析视韵律边界的位置而

定。他们将实验句通过数据化处理（digitize）并交
叉拼接后产生了韵律和句法边界一致，韵律和句法

边界不一致和无韵律的 3种句子（基线条件）。通
过快速音素句法语法判断，句末理解和跨通道命名

任务发现，听者加工韵律和句法边界一致的句子比

加工基线条件的句子更快；不一致条件下听者加工

句子则比基线条件慢，即出现了干涉效应。基于此，

Kjelgaard 和 Speer 认为在句子分析过程中，声学
结构是听者首先考虑的信息，韵律是这个结构的组

成部分，韵律声学表征可以决定一个句子最初句法

结构的建立，并使得自动句法分析策略（MA/LC）
无效。 

Walker等人（2001）[10]的研究使用与 Kjelgaard
和 Speer（1999）相似的实验材料，将研究结果扩
展到了非正常人群。他们选取左脑受损伤，右脑受

损伤和正常成人 3组被试，发现尽管每个组的反应
时和准确性存在差异，但他们在句法和韵律一致的

条件下都比韵律和句法不一致和基线条件下反应

的更快更准确，表明韵律促进句法分析的效应同样

表现在大脑受损伤的人群上。 
最近，Warren（1999）提出使用新的方法如事

件相关电位（ERPs）可能能够更清楚的揭示包括韵
律加工在内的心理操作过程[15]。Steinhauer 等人
(1999)第一个使用 ERP技术研究听者在即时的口语
理解过程中是否立即使用韵律线索消除句法歧义

的问题[16]。行为和 ERPs数据都有力的表明语调短
语引导了句子结构的最初分析，即韵律特征决定最

初的句法分析；在语调短语边界处的 ERP成分的正
漂移（closure positive shift，CPS）表明大脑详细而

精确的对韵律加工进行即时加工；韵律和句法信息

不匹配时，可以稳定探测到听者的大脑诱发了N400
－P600 这一 ERP 成分，这是由韵律诱导的园径效
应（garden path effect），表明错误的韵律边界足以
误导听者对句子的加工。Friedericil等人（2001）也
使用 ERP 技术发现韵律线索影响了被试最初的句
法结构的建构过程[17]。根据心理语言学的模型，他

们的数据有力的支持了韵律信息可以直接影响句

法分析的观点。 
综上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了 Gating任务，跨

通道命名技术，句末理解任务，快速音素句法语法

判断任务和 ERP技术。研究结果多数支持交互激活
模型，即听者能够即时的使用韵律引导句子的最初

分析。Kjelgaard 和 Speer（1999）也指出了韵律可
以用于句子最初分析的几个特点，如韵律结构是非

递归的，比较容易建立；在英语当中，韵律结构不

像句法和语义结构那样依赖词汇信息，它是一种相

对简单的语言结构等；但是，同时应该看到韵律和

句法之间缺乏不变性（lack of invariability）的关系，
使得韵律句法解歧的研究存在难度，尤其是如将研

究扩展到其他语言中是否会出现相同的结果有待

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如果增加了语境以后，听话

者是否仍然使用韵律引导句子的分析还没有定论，

例如 Fox Tree等人（1999）的研究表明虽然听话者
能够使用韵律解释句法歧义句，但是当有语境信息

时，他们就会依赖语境信息，而不使用韵律线索[18]，

这与 Schafer 等人使用合作游戏任务的研究结果相
悖[5~7]。总之，有关听话者是否使用韵律引导句法

分析的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获得确定的研

究结论。 
3.3 国内相关研究 

汉语不同于大多数印欧语系，它在声学、词汇

学和句法结构方面都有自己一些独特的特点。就韵

律特征而言，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相对不同的能辨

别字义的声调；汉语的韵律特征是由声调和韵律信

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韵律特征的变化范围受声调

固有音高的限制，不像英语语调的变化那样自由，

也不像英语语调那样有固定的旋律。在句法方面，

汉语有大量的省略现象，词序比较自由，句子结构

也比较灵活。因而，汉语的韵律解歧可能有显著不

同于西方语言的独特之处。在汉语中歧义是一种十

分普遍的现象,并且探讨认知系统对汉语各类歧义
现象的处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19]，但国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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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律解歧的研究并不多。 
王蓓、杨玉芳、吕士楠（2002，2004，2005）

通过语调知觉实验和语料库样本分析的方法研究

了重音的声学线索；在实验室语句研究的基础上用

语料库方法探讨了语句和语篇层面上知觉可以区

分的韵律层级，不同层级的韵律边界如何表达以及

这些层级的声学语音学表现一系列问题。这些目前

研究尚不充分或国内尚无人涉及的重要问题，为汉

语语调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数据，受到语音

学和语音工程界的重视[20~22]。 
郑波、杨玉芳考察了常规重音的声学语音学线

索，通过构建中等规模的“句法－韵律－声学参数”

关系库，探讨句法与常规重音、重音与声学相关物

之间的关系，为构建文语转换系统的韵律模块提供

重要的实验基础。此外，郑波的研究发现如果提供

合适的语境，人在发音过程中能够自觉或不自觉的

运用语音的特有手段提供解歧信息；而听者在理解

话语时必然会使用这一信息，达到对歧义句解歧的

目的，这与英语的研究结果一致[23]。 
李晓庆、杨玉芳研究了重读与信息结构之间的

对应关系对语篇加工的影响[24]，通过跨通道词汇再

认任务研究了实时加工过程中重读对所标示信息

的激活水平的影响，并用 ERP研究词的信息状态不
同时，重读怎样和何时影响口语语篇理解，这些研

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而有关汉语歧义句的研究则主要在探讨语境

和句法解歧的关系。比如陈永明、崔耀（1997）考
察了汉语歧义句多种解释的意义频率和语境位置

在句子歧义解析过程中的效应[19]；张亚旭等（2002）
采用移动窗口和眼动记录两种范式，考察了话语参

照语境影响歧义短语句法分析的机制和时间进程
[25]；还有周冶金等人（2003）采用句子验证任务，
以汉语同形且切分层次相同的歧义句为实验材料, 
探讨前语境或后语境在歧义句歧义消解过程中的

作用和时间进程[26]。而明确的将韵律和句法解歧结

合起来的研究，只有上面提到的郑波的研究。总之，

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 

4 小结 

近年来，由于研究工具的更新，语音工程的需

要以及语言学理论从中寻求证据的期望，使得韵律

句法解歧的研究呈现新气象，但是目前大量的研究

成果都来自英语。考察国外的研究，在进行汉语的

研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讲话者角度研究韵律解歧机制，要设

计并使用能产生自发口语的实验任务，综合考虑情

境有无听话者，被试参加实验的卷入程度等因素，

获得接近现实情境的实验结果。 
（2）从听话者角度研究韵律解歧机制，目前

的研究大多都在探讨韵律是否能够即时的引导句

法分析这一问题，而有关韵律何时和怎样引导句法

分析的研究则进行的很少。今后，我们的研究不仅

要研究韵律是否能够引导句法分析，还要拓展到韵

律何时和怎样引导句法分析的问题上。 
（3）不论是从讲话者还是从听话者的角度进

行韵律解歧机制的研究，都应首先注意到朗读和自

发口语的差别，并将讲话者和听话者的研究结合起

来进行研究，反映出韵律解歧机制的全部方面。 
（4）结合汉语在韵律和句法结构方面独特的

特点，研究汉语韵律的句法解歧的具体特点和机

制，产生汉语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并与国外的相关

研究进行比较，揭示汉语与其他语言在韵律解歧方

面的相似性和不同点，深入对韵律句法解歧机制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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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odic Resolution of Syntactic Ambiguit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eaker and 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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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 the use of prosodic information in disambiguating syntactic 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 Firstl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osodic properties and its function;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syntactic 
ambiguity and its models. Thirdly, two problems are analyz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eaker and listener: 
whether naïve speakers spontaneously and reliably produce prosodic cues that resolve syntactic ambiguities in the 
natural context, and whether listeners use on-line prosodic information to inform initial syntactic parsing decisions.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rosody and syntax are introduced, which followed by the corresponding study 
in China. Finally, it simply talks about what should be concerned in studying prosodic resolution of ambiguity in 
Chinese. 
Key words: speaker, listener, prosodic property, syntax, disambiguation. 


